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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场地下的秘密
被实名举报“地下藏毒” 前身曾为化工厂 接收过1.4万吨化工废料

唐满华死了，死前一直住在自己的养猪场里。他身后留下了1.4万吨化工废料的接收单，而现在，没有人说得清这些毒物去哪了。如果不是云南商人周建

刚在网上举报，也许江苏省靖江市侯河村地下埋着的东西将永远成为秘密。

9月下旬，云南商人周建刚在网上公开举报养猪场“地下藏毒万吨”。养猪场的前身是侯河石油化工厂，经营者就是已经死了的唐满华，他在十余年间，接

收农药类企业的废渣废液。隐情曝光后，环保部于9月28日召开专题会并成立调查组，联合江苏省环保厅督办此案。江苏省公安厅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总

队也赴靖江展开调查。有化工专家担忧，如果“埋毒万吨”的情况属实，土壤修复将会付出高昂代价。

接手养猪场后的遭遇
“在长江水源边，有这样一个地方，江苏省靖江

市马桥镇侯河村，这里有一个曾经的侯河石油化工
厂，现今是已经倒闭的华顺生猪养殖场，就在这样
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却埋藏一个惊天阴谋，一个灭
绝人性的非法填埋化工危废场地……”

9月22日，云南商人周建刚用他的新浪微博
账号发出上述博文。随后两天，他发布更详细的
实名举报信，呼吁官方迅速展开调查。在靖江当
地，养猪场地下埋毒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周
建刚却在9月25日关掉手机，“消失了”。

9月27日晚，北京青年报记者在云南见到周
建刚，其讲述了发现华顺生猪养殖场“地下埋毒”
的经过。

周建刚的老家在江苏泰兴，与养猪场所在地
块靖江侯河村仅隔着一条20多米的界河。周于
2014年看上这块地，准备改造成物流仓库。今年
2月8日，他与华顺生猪养殖场达成《转让协议》。
3月5日，周建刚带领工作人员正式入驻，然而仅
过了10天，他全身皮肤出现严重病变，表皮硬化、
溃疡、瘙痒。

周建刚马上赴上海就医，医生确诊为银屑病性
关节炎，俗称牛皮癣。周建刚说自己那时意识到，
他20多年前就得过的病又复发了。周建刚之所以
少年时期离家出走远赴云南，也与此病有关。他15
岁那年，因为皮肤病饱受歧视，但当他定居云南之
后，这个病竟然自己痊愈了。

这次复发的病状却比年幼时更严重。上海的
医生分析，正常情况下，五六年才会发展成这样的
程度，如果仅十多天内暴发，很可能是受环境刺激，
建议回去后注意观察，远离化工区。

4月初，周建刚回到靖江，继续对养猪场进行改
造，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养猪场的秘密。

养猪场紧邻界河而建，北岸是泰兴市广陵镇。
养猪场整体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
50米，面积1.8万平方米，猪舍由彩钢板搭建而成。
在养猪场东南角的空地上，有一个积满淤泥长宽各
约三米的水塘。周建刚发现，这里的农药味最浓。

养猪场的员工老商拿了一根钢管，挑起水塘里
的淤泥，周建刚看到“像那种石油渣渣一样的，黑色
泥炭状的东西，一捞上来，熏得人直恶心”。老商告
诉他，这些废渣都是扬农化工（江苏扬农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的化工垃圾。

养猪场地下埋着什么
养猪场里竟然有化工垃圾？周建刚很惊讶，他

一个劲地追问“有没有毒”，老商却说没有，还提到
“下面到处都是”。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因为我要盖房，要打地
基。老商说盖房子不行，（地下）全部都是虚的，打
桩要打下10米才行。我问为什么要这么深？他说
地下全是坑，全是早年用挖掘机挖开的，然后把这
些东西（垃圾）倒进去。”周建刚说。

老商再三强调“垃圾”没毒，周建刚将信将
疑。为了探明地下的虚实，他用钢管自制类似“洛
阳铲”的钻孔工具，在养猪场的空地和猪圈内外到
处打孔。

“打孔的时候觉得奇怪，因为混凝土太厚了，25
厘米左右，有的地方厚度有30厘米，即便修水泥路
面也用不了这么厚。有的地方还有钢筋，扎着‘钢
筯篓子’。当时我就奇怪，就算有钱也不能这么花
吧？打个猪圈还要搞钢筋混凝土，为啥？”

周建刚说，混凝土钻开后，他当场惊住了，“一
铲子出来，渣土像浸了煤油一样，墨黑墨黑的，往下
2米全是油状物。一闻，臭得不得了，全是农药味。”

第二天，周建刚让员工弄来一根4米长的钢管
接着打孔，“打到3米深时，我以为是到底了，但是再
往下打，土又软了。3.3米到4米深度，全是像炭粉
一样的黑渣。”

周建刚一共打了25个孔。每孔间隔五六米或
一间房。其中20个孔显示的情况相同，挖出的都
是黑渣。他指挥员工用塑料袋全部取样。

刚开始，周建刚跟老商合计，要盖房只能扒开
地面，重新换土进去。但老商反对：“扒掉不行，这
些东西会出问题，扒掉后你拿到哪里去？”

老商最后跟他道出了实情：这片“厂房”有两
个片区，地底下遍布大坑，其中一个片区主要用于
填埋扬农化工的化工垃圾，另一个片区填埋的化
工垃圾，主要是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长青股份）的。

这个养猪场地下到底埋着多少这样的化工
垃圾？

老商说，他不知道。

万吨化工废料单据
养猪场2012年建立，前身是侯河石油化工厂，

对于侯河村八圩组的村民来说，早在2000年时，人
们就闻惯了厂区里飘出来农药味。即便后来变成

了养猪场，人们在经过那片厂房时，还不得不掩上
口鼻。

侯河石油化工厂成立于1987年，老板是如今
已经去世的唐满华。

侯河村村民孙军（化名）介绍，唐满华是本村
人，曾在孤山煤矿上过班，后来当个体户，开办化工
厂，做着倒卖柴油、机油之类的买卖，对周建刚吐露
了养猪场埋毒秘密的老商，就是早年唐满华招的第
一批员工。

据孙军介绍，大约在2000年左右，化工厂开始
接收农药厂的化工废渣废液，其最主要的货源是扬
农化工和长青股份两家公司。

证据就在养猪场的办公室里。上了锁的铁柜
中，塞满了合同和各种单据。这些最后全部落到了
周建刚手里。

周建刚提供给北青报记者部分合同原件照
片。这些合同显示，自2000年起，侯河石油化工
厂先后与长青股份、扬农化工两家公司签署协议，
处理两家公司的危险废物。这些资料有《协议
书》，还有大量《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多张注明“加
工费”的《发票存根联》和《江苏省危险废物交换、

转移申请表》。
周建刚向北青报记者透露，除了扬农化工和长

青股份，侯河石油化工厂还处置了江苏常隆化工有
限公司、盐城市利民化工厂等企业的化工废料，而
上述公司都不在靖江市辖区内。根据现存票据统
计，从2000年到2011年，侯河石油化工厂接收的
化工垃圾总量超过1.4万吨。

11年间，万吨化工垃圾运进侯河村，在村民
们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孙军的家就在化工厂
南面200米，中间隔着稻田和菜园。他回忆，最
多的时候，大货车一天有七八趟往化工厂拉货，
少时一天也有两三趟。这些车上都满载着“大油
罐”，每次车辆经过，一路农药味熏得人直犯晕。
这些车偶尔会有废液遗洒，总被洒到的地面，一
度不长草。

车上的大油罐，一只重达数百斤。货多时侯河
石油化工厂的工人忙不开，附近村民常被招来卸
货。“搬运工一天能挣个四五十元。卸完货之后，油
罐归司机处置，那些年，光靠卖空罐，司机也能挣不
少钱。”

不过，搬油罐的小利并没有让村民忘记化工厂
对他们的伤害。

在侯河石油化工厂西面约200米是七圩组，村
民数十户，南面是八圩组，村民20多户，北面的界
河边上则住着泰兴市广陵镇的几户村民。“一到夏
天臭得不得了，门窗都不敢开，晚上睡不着觉。就
连广陵镇的人都跑过河来抗议。”

附近村民找唐满华闹过，堵过化工厂大门，
但唐满华总能想办法平息。有据可查的是，唐
满华每年会向村小组和村委会支付赔偿费，金
额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也有村民直接找唐满
华要补偿。

孙军说，他们也打过市环保局的举报电话，但
环保局的车“转一圈就走了”。就这样，侯河石油化

工厂和农药厂之间的生意持续了十来年。直到
2012年，唐满华决定将化工厂改为养猪场。

环保部门称此前不知情
单据上那1.4万吨化工垃圾哪去了？没有人能

说得清。
孙军回忆，2000年前侯河石油化工厂的主要

业务还是“废油净化”，那时还能看到有货拉出厂
门。再后来，只知道“进化工厂的油罐都是满的，出
去的车拉的几乎都是空罐”。那些散发农药味的废
渣废液哪去了？孙军说，唐满华“叫人埋了”。

在厂区内，唐满华指挥员工挖了许多大坑，坑
深约3米。废液可利用部分与原料油混合稀释后出
售，不可利用部分和残渣直接填埋在厂区内的大坑
外，最后这些大坑上面被浇上了厚厚的混凝土。厂
区外的一个鱼塘也被填平，鱼塘边一直种有庄稼。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高级专家、化工行业资深研
究员曲睿晶指出，农药类生产企业的废渣废液含有
很多有毒物质，有些剧毒、高毒，直接填埋将造成生
态破坏，污染环境，对周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
农作物造成危害，进而影响周边人畜的健康生存，
这种私埋行为严重违法。

侯河石油化工厂非法填埋化工垃圾长达十余
年，监管部门是否知晓？周建刚的举报让当地立刻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靖江市环保局局长朱靖近
日就此事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称：环保局此
前多年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周建刚举报方知，该局
当即派员至现场调查。目视有一部分危废品在场
区内，立即请来泰州环境监测中心采样检测，初步
预算该地块地下填埋有危险废物3吨以上，随后该
案因涉及环境违法犯罪被移交至公安机关。

一位知情人称，9月29日晚，有关部门拉走了
最后50多头猪，“拿去检测”。

周建刚告诉北青报记者，他早在今年7月就将
此事举报给靖江市环保局。周提供了一张拍摄于7
月10日的照片，画面中他两手各举一个档案袋，站
在靖江市环保局门口。周建刚说，两个月过去了，
此事依然没有结果，最终他决定在网上公开举报。

靖江市环保局局长朱靖对《人民日报》称，侯河
石油化工厂第一次获得处置危废品的资质是2005
年9月，第二次是2006年，有效期至2011年，2011
年开始未正常经营，随后许可证被注销改建成养殖
场，但对《人民日报》提出的“化工厂改做他用时是
否需要环境评估”则避而不谈。

即使在2005年后获得许可，实际处置的“危
废”数量则远超许可范围。环保部门2005年9月颁
发给侯河石油化工厂的“危废品经营许可证”显示，
该厂可以处理“菊酯残液（农药企业产生的废液）每
年200吨”。而周建刚提供的部分票据显示，仅
2003年到2004年，长青股份供给侯河石油化工厂
至少10批化工废料，共计971吨；2005年供货11
批，共计1361吨。

曲睿晶分析，涉事企业是2005年取得危险废
物处理资质的，在此之前，其接收任何化工废料的
行为都是违法的，不论这些废料有没有进行无害化
处理。另外，化工废料绝不可以直接填埋到地下，
而应该采取安全焚烧等工艺处理。

环保部已成立调查组
侯河村的污染事件曝光后，逐渐开始引发连锁

反应。
9月28日至30日，涉事的扬农化工和长青股

份两家上市公司受影响，股价大幅波动。两家公司
均发声明称与此事无关。

9月28日，国家环保部召开专题会并成立调查
组，联合江苏省环保厅督办此案，而江苏省公安厅
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总队也赴靖江展开调查。
连日来，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和环保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正在事发地块开展监测和
取样工作。

9月29日，北青报记者隐藏身份进入养猪场。
负责看场的老商说，政府部门交代他，不让闲杂人

等进入。此时的养猪场内，东面的一个长宽约3米
的大坑已被塑料布覆盖，北面不远处有一处水泥地
面凹陷，整个养猪场弥漫着浓重的农药味。而在养
猪场北侧的界河里，水面泛着冒泡的油污。

9月30日上午，在养猪场外填埋过废渣的鱼塘
上面，已有工作人员开始打孔取样。

据靖安市政府官方微博“靖江发布”9月28日
消息：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和监测结果，该养殖场内
（占地15.34亩）土壤及坑内确实存在疑似有害物
质，环保部南京环科所土壤污染防治研究中心等权
威机构正加紧检测该物质对周边土壤及环境的影
响，靖江环保部门已进一步抓紧落实安全处置方
案。

截至目前，靖江官方尚未发布土样检测报告和
被污染土壤的总量。据周建刚称，9月14日，靖江
市环保局监测大队应队长电话告知他，7月份的土
样检测结果已出，检出有毒的有机物，此案属环境
污染刑事案件，警方会介入调查。

土壤中的毒物是什么
今年4月24日，周建刚将两份土样送到浙江

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5月18日
出具的报告显示，土样的有机部分挥发性化合物
含量约为 3%，在这 35 种有机物中，甲苯占
20.66%；1,3,5-三氯苯占10.35%。

在看过检测报告后，曲睿晶表示，土壤中含有
氯苯类高毒物质，甲苯和甲基苯等有毒的半挥发性
有机物含量更高，“超标多少倍已经不重要，这些东
西土壤中根本不应该有。有多少就超标多少。”

沈阳化工大学教授李庆禄也关注到这起养猪
场埋毒事件，他对北青报记者表示，涉事地块周边
水系发达，这些化学废弃物的危害很难控制，被污
染的土壤应该挖出来，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如果
单据显示的1.4万吨危险废物全都这样直接填埋
了，那么土壤修复将会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李庆禄看过周建刚的检测报告后表示，该报告
中所含有机物质绝大多数都有毒，这些毒物会通过
地下水、地表水扩散污染，周边较近的庄稼和蔬菜
都不能吃，当地政府部门应赶紧告知周边村民，并
安排体检。

相比于化工专家的担忧，侯河村的村民却显得
很淡定。侯河村村民表示，目前他们的饮用水来自
自来水厂。虽然不少村民在养猪场南面有耕地，但
那块地上种出的粮食，村民们心照不宣，大家都不
吃，而是拿去卖。

2010年起，侯河村不断有人患癌去世。
最著名的死者是侯河石油化工厂的厂长唐满

华，鼻癌9年，死于2014年，其生前长期居住在厂区
里。最近去世的是禇小平，男，50岁，食道癌，死于
今年8月26日。禇家在侯河石油化工厂正南方向，
只隔着200多米远的一片稻田。

本版文并摄/见习记者 李显峰

靖江当地环保部门已开始调查取证

周建刚进养猪场10天，全身暴发严重的牛皮癣

周建刚用钢管打入地下4米，混凝土下，墨黑的渣土像浸过煤油一样，散发着浓重的农药味


